
破解“谁来种粮”难题：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与路径

周晓时　 　 樊胜根

　　摘　要：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破解“谁来种粮”难题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作为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农业机械化在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嵌入新的生产关

系、提高农业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仍然受到区域差

异、作物差异以及装备结构不均衡的制约。 为了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通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高非主粮

作物机械化水平、优化农机装备结构以及积极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等途径，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进而破解“谁来

种粮”的时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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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
“谁来 种 粮 ” 问 题 成 为 各 界 讨 论 的 一 个 热 点。
１９７８—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失 ２．９ 亿人，同期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 ９．４ 倍①。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

劳动力的有效替代，推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发生明显变化。 有研究表明，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可带动 ０．２２％的农

业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

高度的内在一致性［１］ 。
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快速增长。 １９７８—２０２２ 年，中国

粮食产量从 ３．０５ 亿吨增长到 ６．８７ 亿吨，增产 ３．８２
亿吨，年均增长率 ２．８％。 同期，农业机械化水平持

续提高，农业机械总动力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１７ 亿千瓦

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１．０４ 亿千瓦②。 农业机械化与粮食

增产呈现高度正相关的态势，农业机械化为粮食产

量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动力支撑。 据测算，静态

情境下如果没有农业机械化，中国粮食生产面积将

下降超过 ５９％，表明农业机械化在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方面至关重要［２］ 。 正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有效

弥补了劳动力短缺，使中国有效兼顾了农业劳动力

大规模转移和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两大目标。
农业机械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学术界一个重

要的研究课题。 梳理发现，现有研究观点主要集中

于四个方面：第一，农业机械化推动了劳动力从低效

农业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促进非农就业和城镇化

进程［３－５］ 。 第二，农业机械化提高土地、资本和技

术等要素的利用效率，增强了粮食产出能力［６－８］ 。
第三，随着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农业劳动力的数量

短缺与质量下降一度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重要因

素。 在此背景下，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与农

业机械化服务的迅速普及，为应对农业劳动力特别

是小农户劳动力外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效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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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数量短缺与年龄老化等因素带来的劳动

能力下降等问题［９－１０］ 。 第四，农业机械化有利于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适度规模效益［１１－１２］ 。
然而，现有研究对农业机械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内

在关系仍缺乏系统分析。
“谁来种粮”的问题至关重要而复杂，不仅关乎

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也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
在破解“谁来种粮”的难题上，农业机械化是关键的

环节与纽带［１３］ 。 本文立足这一视角，重点探讨农

业机械化与劳动力替代、农业机械化嵌入的新生产

关系、农业机械化与粮食增产的内在关联等问题，厘
清农业机械化在破解“谁来种粮”难题中的作用逻

辑，并尝试提出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路径，以期为

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破解“谁来种粮”难题

提供思路与路径参考。

一、中国“谁来种粮”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谁来种粮”问题的现实基

础不断改变，当前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
一，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农业生产中的劳

动力呈现出逐渐“弱质化”趋势；其二，农业机械化

水平稳步提升，替代了传统的农业劳动力，有效弥补

了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其三，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开

始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传统单一的小农户模式。 这

三大趋势共同推动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转

型，也奠定了“谁来种粮”的现实基础。
１．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经历了一场前所

未有的人口流动浪潮，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持续

大规模地转移至城市地区。 １９７８—２０２１ 年，乡村人

口年均下降 ０．６５％，总计减少了 ２．９ 亿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提高了 ２８．５ 个百分点③。 这一现象被广

泛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

涉及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策因素，在农业生产方面

尤为明显。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了

诸多不利影响。 一方面，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使农

村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大幅下降，进而引致从事

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缺乏。 由于粮食生产需要足

够的劳动力来从事种植、收获和后续的农田管理工

作，劳动力短缺对粮食安全问题造成了一定威胁。
另一方面，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使得农村

劳动力老龄化日益加剧。 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村 １５—６４ 岁

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 ７．８％，年均下降

１．３％④。 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加剧，农村老龄

人口数量日趋增多，身体素质也会日趋下降，对农业

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均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与

此同时，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

低，不利于先进前沿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推广与应

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２０ 年中国乡

村人口中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即文盲的占比仍然高

达 ５． ９％， 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仅为

１６．３％⑤。
２．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作业快速提升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不断增

长，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３ 亿千瓦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０．８
亿千瓦，为粮食生产的机械化作业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装备基础。 ２０２１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为 ７２．０３％，比 ２０００ 年提高 ４０ 个百分点，达
到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高级阶段”⑥。 在三大主

粮作物生产中，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均超过了

８５％，其中小麦机械化水平更是高达 ９７．２９％，基本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
２００４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的颁布，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自此农业机械化进入依法发展的快速增长期。
同年，中国还正式启动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效促

进了农机装备水平的提升。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农业机

械总动力增长了 ４．２４％，而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农业

机械总动力的增速加快，当年增长 ６．８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年均增速维持在 ５．１９％
左右。 这一快速发展的态势使农机装备水平的提升

成为中国粮食生产的关键物质保障。
分粮食作物来看，当前小麦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最高，玉米次之，稻谷最低。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

收益资料汇编》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小麦的每亩用

工成本下降了 ３６．８６％，从每亩 ５．６４ 人下降到每亩

３．５６ 人，而小麦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在同一时期增长

了 ６．０３ 个百分点，达到 ９７．２９％，已经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与此同时，水稻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度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下降了 ４０．５４％，从每亩 ７．８２ 人下降

到每亩 ４．６５ 人，而水稻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在同一时

期提高了 ２５．０８ 个百分点。 玉米的综合机械化水平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５．９４％提高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９０．０％，同期

的劳动亩均投入下降了 ３５．０６％，２０２１ 年玉米的每

亩用工投入为 ４．７６ 人（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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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三大主粮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和亩均用工投入变动趋势

年份 小麦综合机械化率
（％）

小麦亩均用工
（人）

水稻机械化率
（％）

水稻亩均用工
（人）

玉米综合机械化率
（％）

玉米亩均
用工（人）

２０１０ ９１．２６ ５．６４ ６０．５１ ７．８２ ６５．９４ ７．３３
２０１１ ９２．６２ ５．５８ ６５．０７ ７．６０ ７１．５６ ７．１８
２０１２ ９３．２１ ５．１６ ６８．８２ ７．２０ ７４．９５ ６．９５
２０１３ ９３．７１ ５．０３ ７１．１４ ６．８７ ７９．７６ ６．６０
２０１４ ９４．０９ ４．８７ ７６．００ ６．４３ ８１．１２ ６．３０
２０１５ ９３．６６ ４．６５ ７８．１２ ６．２３ ８１．２１ ５．９５
２０１６ ９４．１５ ４．５４ ７９．２０ ５．８１ ８３．０８ ５．５７
２０１７ ９５．１０ ４．３４ ８０．１８ ５．５１ ８５．５５ ５．２６
２０１８ ９５．８９ ４．１１ ８１．９１ ５．２７ ８８．３１ ５．０５
２０１９ ９６．３６ ３．９２ ８３．７３ ５．１３ ８８．９５ ４．８７
２０２０ ９７．１９ ３．７０ ８４．３５ ４．８７ ８９．７６ ４．７７
２０２１ ９７．２９ ３．５６ ８５．５９ ４．６５ ９０．００ ４．７６

　 　 注：机械化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亩均用工投入来源于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

　 　 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呈现出

日益多元化的趋势。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

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蓬勃发展。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的

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全国有 ２６３８４．６ 万户农户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而 ５０ 亩以上规模的农户仅占全部农户

的１．０％，约 ２７３．３ 万户。 到 ２０２０ 年，规模以上农户

已经增加至 ４５１．７ 万户，数量增加了 １７８．４ 万户，占
总农户的比重提高到 １．７％⑦。 此外，农民合作社也

快速发展。 ２０１０ 年全国范围内注册合作社的数量

约为 ３７．９ 万个，２０２０ 年这一数量突破 ２２４．４ 万个，
年均增长率超过 １９．５％，农民合作社已成为我国农

村社会经济组织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种组织

形式。 这一趋势清晰地表明，农业与粮食生产经营

主体正在日益多元化，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新时期

破解“谁来种粮”难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推进农业机械化破解“谁来
种粮”难题的理论逻辑

　 　 在明确了中国粮食生产经营体系与农业机械化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推进农业机

械化破解“谁来种粮”难题的理论逻辑，回答推动农

业机械化破解“谁来种粮”难题的理论机制与作用

路径。 农业机械对劳动力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农
业机械化的发展，将发挥带动小农户嵌入新型生产

关系、提高农民种粮收益与提升农业技术水平等作

用，形成粮食生产体系与经营体系的相互促进，有效

应对农业劳动力短缺与质量下降的挑战。

１．农业机械化嵌入新的生产关系

从表现来看，“谁来种粮”问题的核心是传统农

业经营体系日渐式微，即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

移，从事农业生产与粮食种植的小农户逐渐减少，农
业劳动力的年龄老化也导致其劳动能力不断下降。
在此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推动了生产服务社会化，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成为连接小农户与农业机械装

备的纽带。 这既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

方式，也推动形成了以服务组织为纽带、市场为支

撑、利益为导向的新型生产关系，有效带动了小农户

参与机械化和规模经营。
第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崛起，能够有效

带动小农户实现机械化。 服务组织为小农户提供的

集成和定制化机械作业服务，真正实现了小农户的

“能机械化”。 到 ２０２１ 年，全国已拥有农机专业合

作社 ７．６ 万个，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 １９．３ 万个⑧，覆
盖了绝大多数乡镇。 信息化手段将小农户的服务需

求与供给方对接，农机预约平台实现了供需精准匹

配，极大地促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第二，政府通过补贴等手段带动服务体系建设。

国家财政一方面对小农户购置农机进行补贴，另一

方面对服务组织提供补贴，支持其面向小农户提供

价格优惠的服务。 这种机制的建立，密切了各类主

体间的利益联结，有效调动了服务组织活力。
第三，股份合作使小农户分享发展红利。 一些

大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用股份合作的方式，让
小农户以发起人或股东身份加入，通过红利分配等

方式共享农机化带来的收益。 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

式也促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第四，定制化服务满足小农户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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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分散且多元的农机服务需求是内生形成农机

服务市场的前置条件［１４］ 。 服务组织针对不同作

物、不同地块开发集成化作业方案，提供种植制度设

计、一体化施肥服务等精细化服务，满足小农户的个

性化需求，带动小农户共同推进农业现代化。
２．农业机械化提升农业生产率

从原因来看，“谁来种粮”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在于，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偏低导致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下降，从而不断调减种粮规模乃至退出

农业生产。 在此背景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有利于

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促进农民种粮过程中节本增效。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中国粮食产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６２
亿吨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６．８７ 亿吨，增长了４８．７０％，同
时期，农机总动力增长 １１０．０１％⑨，二者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２０１６ 年以来，粮食总产量增速进入平

稳期，而农机总动力仍以年均 ２．１４％的增速持续增

长，到 ２０２２ 年，农机总动力存量规模达到１１．０４亿千

瓦⑩，有效保障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农业机械化可以显著提高土地生产

率，直接增加农业产量和产值。 例如，基于中国劳动

力动态调查数据，有学者发现不完全农业机械化可

以促使土地单产提高 ３５．８％，而全程机械化将促使

土地生产率提高 ６７．２％［９］ 。 这主要是由于机械化

作业效率高、作业质量好，可以实现精准施肥、密集

栽培，有效控制病虫害，进而提高土地增产潜力。 具

体到生产实践中，根据农业农村部的实测数据，四川

中江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区亩产可达到 ５９９ 千

克，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比亩均增产 ８９ 千克，增
幅高达 １３．５％。 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是促进粮

食减损的重要抓手。 机械收获相比人工收获，具有

作业效率高、质量稳定的特点，同时机械收割可以连

续作业，减少作业间歇，实现精准收割，减少漏收、抛
漏，提高作业效率和减少损失。 此外，在粮食产后环

节，农业机械化可以提高粮食烘干机械化水平，实现

粮食快速烘干，进而减少霉变、发芽等产后损失。
３．农业机械化提升农业技术水平

能否有效破解“谁来种粮”难题，还关系着粮食

生产技术进步的关键问题。 随着农村中青年人口离

开农村、流出农业，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呈现

年龄持续老化、文化素质偏低、风险态度保守等特

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前沿耕作技术、优质改良品种

等新型技术的推广应用，阻碍了农业生产技术进步。

农业机械化和技术进步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农业

生产的现代化和可持续性发展。
第一，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

作为典型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农业机械化显著

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降低了农业劳

动力成本。 相比中青年农业劳动力，老年农业劳动

力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程度等相对较低，不利于粮食

生产中前沿技术的推广应用与采纳。 在此背景下，
依托农业机械化发展实现前沿技术推广，有利于提

升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第二，农业机械化过程也伴随着技术创新与扩

散。 作为现代技术的物质载体，农业机械将科研最

新技术快速带入田间地头。 在农业机械搭载北斗导

航、５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条

件下，前沿技术进步得以引入粮食生产，使农业科技

成果得以大面积推广和应用，极大地创新了农业生

产方式。 此外，农业机械化还可以通过深耕施肥等

方式有效提高生物化学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

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例如，根据农业农村部实

验数据，在同等的施肥水平下，农业机械深施基肥可

促使粮食增产 ５—１０ 个百分点，而如果维持产量不

变，将节约肥料 ２０％以上。 又如，机械化高效施药

的利用率比传统施药方法高 ３０％以上。 基于计量

经济学模型的估算发现，每公顷小麦生产机械化将

带来４．３１千克的化肥减量［８］ 。

三、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高，但从农机

装备结构、区域差异、作物差异等方面来看，农业机

械化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局限，制约着中国农业

机械化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对标新时期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出的一系列新目

标，粮食生产的机械化作业也面临新的任务与要求，
亟须全面准确识别农业机械化在应对“谁来种粮”
问题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１．区域间机械化水平差距明显

由于历史、地形和经济等原因，不同区域机械化

发展存在明显差异。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东北、西北和中部

地区省份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 其中，黑龙江、新疆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农业机械

化水平。 相对而言，云南和贵州由于地形劣势而远

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相对于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前

沿的 黑 龙 江， 机 械 化 最 不 发 达 的 云 南 落 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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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４２％；即便相对于全国 ７２．０３％的平均机械化水

平，云南仍然低了 ４９．４５％。 与黑龙江等东北省份

相比，这些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面

临的问题与挑战更加突出，更需要加快补齐农业机

械化发展的短板与弱项，使当地的机械化水平加快

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部分东部粮食主销区，由
于粮食生产功能弱化，其生产结构偏向于高附加值

作物而导致机械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

机械化水平差异。 一方面，历史条件在农业机械化

的区域差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东北和中部地区得

益于早期的工业化基础和粮食主产区政策，农业机

械化发展起步较早。 另一方面，地形和气候条件是

导致机械化水平差异的核心因素。 东北地区的广阔

平原和大片农田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而西南

等山地地区的地形劣势使得农田规模较小，难以采

用机械化作业。
区域间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平衡对中国的农业

生产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为重要的就

是，这种不平衡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收入效应受到限

制。 在东北和中部地区等机械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
然而，在云贵西南等地，大量小农户仍然依赖人畜力

进行农业生产，这不仅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

产业的发展，还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２．作物间机械化水平差异明显

在主要粮食作物中，小麦、玉米、水稻等机械化

程度较高，２０２１ 年小麦、玉米和水稻的机械化水平

分别达到 ９７．２９％、９０．００％和 ８５．５９％，高水平的农业

机械化为中国的主粮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装备

支持，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但仍需注意的是，在小

麦的灌溉排水环节、稻谷的播种插秧环节，农业机械

的应用还不够深入，仍需继续破解这些环节上的农

机技术难题，解决劳动力数量短缺与质量下降的现

实问题。
与主要粮食作物相比，其他一些粮食作物的机

械化水平相对较低。 例如，马铃薯的机械化水平虽

然增速不慢，但其绝对水平仍然较低。 ２０２１ 年马铃

薯的机械化水平只有 ５０．７６％，低于三大油料作物的

机械化水平。 在三大油料作物中，也存在显著的机

械化水平差距。 其中，大豆的机械化水平从 ２０１０ 年

的 ７３．１８％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８７．０４％，１２ 年间一直高

于油菜和花生。 ２０２１ 年油菜和花生的机械化水平

也都低于全国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７２．０３％）。
此外，由于作物特性，蔬果作物的机械化程度更低。
根据《２０２０ 年中国蔬菜生产机械化发展报告》，中国

蔬菜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乐观估计处于３６．５％左右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各作物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年份 农作物
粮食作物 其他作物

小麦 水稻 玉米 马铃薯 大豆 油菜 花生 棉花

２０１０ ５２．２８ ９１．２６ ６０．５１ ６５．９４ ２６．５９ ７３．１８ ２６．０８ ３８．４５ ５１．０３
２０１１ ５４．８２ ９２．６２ ６５．０７ ７１．５６ ３２．２５ ６９．８１ ２９．０５ ４２．９６ ５３．８８
２０１２ ５７．１７ ９３．２１ ６８．８２ ７４．９５ ３４．２ ６３．２ ３５．４４ ４６．０６ ５９．５９
２０１３ ５９．４８ ９３．７１ ７１．１４ ７９．７６ ３７．３４ ６２．９３ ３９．１８ ５０．７９ ６１．０６
２０１４ ６１．６０ ９４．０９ ７６．００ ８１．１２ ３６．５３ ６２．７１ ４０．４８ ４７．３９ ７０．６６
２０１５ ６３．８２ ９３．６６ ７８．１２ ８１．２１ ３９．９６ ６５．８５ ４６．８５ ５１．２２ ６６．８１
２０１６ ６５．１９ ９４．１５ ７９．２０ ８３．０８ ４０．６９ ７２．０６ ４９．５５ ５２．１４ ６９．７７
２０１７ ６７．２３ ９５．１０ ８０．１８ ８５．５５ ３８．４３ ８４．７２ ５１．５５ ５２．２８ ７０．７４
２０１８ ６９．１０ ９５．８９ ８１．９１ ８８．３１ ４２．６１ ８４．１０ ５３．９４ ５９．３８ ７６．８８
２０１９ ７０．０２ ９６．３６ ８３．７３ ８８．９５ ４６．５５ ８５．５２ ５６．８８ ６０．６３ ８１．１８
２０２０ ７１．２５ ９７．１９ ８４．３５ ８９．７６ ４８．０７ ８６．７０ ５９．９１ ６３．９６ ８３．９８
２０２１ ７２．０３ ９７．２９ ８５．５９ ９０．００ ５０．７６ ８７．０４ ６１．９２ ６５．６５ ８７．２５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

　 　 ３．农机装备结构不均衡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００ 年中国小型拖拉机

的占比高达 ９３％以上，此后随着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的推动，农机装备小型化状况有所改善。 但到 ２０２１
年，小型拖拉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数量占比高达

７７％，而中大型拖拉机占比不足 ３０％，与一些发达

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如美国中型及以上的拖拉

机数量占比稳定在 ６５％以上。 相比小型拖拉机装

备，中型及大型拖拉机具备更强的动力和适应能力，
能够胜任更复杂的农业生产任务，中国农机装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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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严重制约了农机生产效率的提升。 与传统农

机相比，各类新型农机的智能化、精准化程度更高，
更能在解决农业劳动力数量短缺与质量下降等问题

上发挥积极作用，更大限度地提高粮食劳动生产率，
破解“谁来种粮”的难题。

中国农业面临着一个客观现实，即土地规模普

遍较小，这是农机装备结构不均衡现象背后的重要

原因。 这一事实根植于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许多

农户拥有的耕地规模相对较小，甚至分散和碎片化。
根据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全国 ２．３ 亿户农户，
户均经营规模仅 ７．８ 亩，当前小农户仍是中国农业

经营的主体。 土地分割制约了大型机械的作业连续

性，不利于发挥其效率优势。 对此，中国进行了一系

列土地制度改革，显著推动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但由于小农户基数大，土地流转的速度仍相对缓慢。
狭细且碎片化的土地往往不足以支持现代化的大规

模机械化生产，导致农民的种粮收益增长困难，不利

于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了化解“谁来种粮”
问题的难度。

四、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有效路径

作为破解“谁来种粮”难题的关键抓手，全面推

进农业机械化，需要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升非主

粮作物机械化水平、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发展农机社

会化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１．促进区域农业机械化均衡发展

为解决当前农机装备和服务区域分布不均衡问

题，需要根据区域差异，分类施策推动机械化均衡发

展。 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 进一

步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水平，拓宽优惠贷款渠道，缓解

农户购买大型农机的资金压力，完善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办法。 第二，
推动农机跨区作业。 建立农机跨区作业补偿机制，
引导机械化水平发达地区的农机服务组织到欠发达

地区提供作业服务，实现农机规模化集约化使用。
第三，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建立

农地流转服务平台，降低流转交易成本。
２．提升非主粮作物机械化水平

在针对不同粮食作物机械化发展过程中的薄弱

和重点环节，推进农机装备研发与推广应用，加速实

现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着重提

升非主粮作物机械化水平。 国家应加大对农机企业

的研发资金支持，鼓励其开发适用于经济作物机械

化操作的精准播种机械和专用化收割机械，满足不

同作物的机械化需求。 具体来说，国家可以考虑设

立专项研发资金，通过项目申请、技术竞标等方式，
直接资助农机企业开发适合经济作物机械化耕作的

农机产品。 同时，实施农机企业开发此类产品的税

收减免和财政奖励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负担。
在产品开发成功后，还需组织产学研用联合推广，使
之能够充分应用于生产实践，从而提高经济作物等

非主粮作物的机械化水平。 例如，通过农机推广站、
农技培训等途径，开展园艺作物机械化技术的示范

和推广，推广应用无土栽培、带式高效移栽以及机械

化连片高效管理等技术装备，实现设施作物和茬口

作物的全程高效机械化种植。 此外，要通过政策引

导和扶持，积极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扶持发展专业化的园艺作物机

械化服务组织，采取产销对接的订单种植方式，实施

规模化的机械化作业，降低生产成本。
３．优化农机装备结构促进技术进步

针对中国农机动力偏低和装备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需要加大农机装备研发和技术升级资金投入力

度，持续提高农机产品性能和质量。 第一，应继续加

快淘汰老旧低效的小型拖拉机，适度增加中大功率

拖拉机在农机结构中的比重，形成与小型拖拉机配

套使用的机械化体系。 第二，应支持农机制造企业

调整产品结构，开发设计自动驾驶等智能化大型拖

拉机以及与之匹配的智能化作业机。 第三，应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装备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在传统农机上增加 ＧＰＳ 卫星导航、传感器等技术装

备，研发无人驾驶的自动避障智能拖拉机，以进一步

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技术水平。
４．构建更高质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机社会化服务是连接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生

产的关键纽带，要多措并举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进

一步发展。 第一，应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扶持等措

施，积极培育适度规模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扶持农技人

员、农机能手等组建专业化的农机作业服务团队，发
展农机社会化作业服务。 第二，要建立完善的农机

作业标准化服务体系，制定标准化作业流程，开展作

业技术培训指导，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服务组织向农

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专业机械化作业服务。 第三，
要构筑覆盖面广的农机维修服务网络，培养农技人

才，提供上门指导等农机后续服务，确保农机的有效

运转。 第四，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机购置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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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补贴力度，减轻农机服务组织的购机及使用

成本。 此外，应积极推动农机服务信息化，例如，采
用手机 ＡＰＰ 提供作业预约等信息化服务模式，以降

低农户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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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此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２０２１ 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②⑨⑩此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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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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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改革司编：《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农业出版

社 ２０２１ 年版。 ⑧中国机械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机械工业

协会编：《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版。 《四川中江探索丘陵山区玉米全程机械化模式》，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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